
2021年11月18日台东，工人在释迦包装厂工作。摄：陈焯煇/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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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进口封杀令下，谁来解救万吨台东释迦？

中国海关暂停从台湾输入释迦和莲雾，掀起继凤梨之后另一次水果滞销恐慌，惟释迦比凤梨更依赖外销，果农们今
次又能否躲过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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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睿站在台东地区农会门口，满脸困惑地寻找保险部门。 


他已经记不起上次来农会是什么时候。虽然身为农民，但他一直和农会没什么接触，只有偶尔台风过境、

申请灾损补助时，才会想到农会。但这次，他不是为了灾损而来，而是想要办理“凤梨释迦收入保险”。

今年三十出头的小睿是所谓的“青农”，也就是青年农民。他的父亲同样是释迦农，种植释迦已近三十年，

但原本种的是传统的“大目释迦”品种；大约十年前，释迦开始可循小三通销往中国大陆之后，他们便改种

起更耐得住运输、保存的凤梨释迦。

价格好的时候，凤梨释迦的收购价曾高达一斤（台斤，相当于600克）120台币，种植一公顷的净利，一

年少说都有七、八十万，他从来没亏过钱。“快到产季收果的时候，都要到果园来睡车上，怕有人来偷释

迦。”

但这种风光的好日子，在今年一夕变色：9月19日，中国海关总署突然发布通知，表示今年从台湾的番荔

枝（即台湾所称的释迦）、莲雾中多次检出有害昆虫“大洋臀纹粉蚧”，因而决定暂停从台湾输入这两项农

产品。消息一出，台东的释迦农立刻陷入了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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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18日，台东农会保险部。摄：陈焯煇/端传媒

对于像小睿这样的个体农户来说，释迦的销售管道主要有两种。 


首选是走外销，贸易商向台东本地的包装厂下单之后，包装厂便会开车来载果，后续的分级、清洁、装

箱、运送工作都有人代劳，对农户来说最为省事；如果走内销，而盘商又没有来收购，农民通常就得自己

装箱，再托运到各地的青果拍卖行（俗称“行口”）或台北的果菜批发市场，成本更高、也更麻烦。

有些比较熟悉网路行销的青农，近年也会使用宅配直接面向消费者，从生产、包装、品牌行销都一手包

办，虽然可以免去中间人的抽成，但也更加耗时，规模通常很难做大。

回到果园，小睿一边看著已经套袋、却落在地上的释迦果，一边告诉端传媒，从十月至今，还没有任何一

个外销包装厂来和他收果。“我这一批，掉了二、三十万在地上吧。”

小睿显然经常在心里计算这些数字。他继续滚瓜烂熟地计算给记者听，“台东有2700 多公顷的凤梨释迦

园，一年你算15亿的产值就好，再加上农地租金，还有周边的农药肥料、包装厂、运销通路”，一个释迦产

业，牵动整个台东县的经济命脉。



2021年11月18日台东，果园内树上未熟的释迦。摄：陈焯煇/端传媒

水果被政治化，释迦弱不禁风 


在台湾，市场里常见的释迦是“大目释迦”品种，这种释迦表皮布满疣状颗粒，状似释迦牟尼的头型，风味

极甜，但无法冷藏、运送不易，主要以内销为主。

至于小睿种植的“凤梨释迦”，则是由热带番荔枝、以及南美洲高海拔的“冷子番荔枝”杂交而成，于1970年

代才由以色列人引入台湾。这种释迦带点微酸、果籽较少，而且冷藏之后依然可以“后熟”、运送方便，只

要储藏妥善，从采收到消费时间可长达一个月，因此格外适合外销。

释迦的困境，几乎可以说就是台东的困境——台湾释迦的产区，几乎全数集中于台东地区：喜寒的凤梨释

迦主要分布于台东市区以西、以北的地区；热带的大目释迦，则分布在台东市区以南的太麻里一带。

在今年被北京禁止的三项台湾水果之中，凤梨释迦就是受冲击最大的品项。 


翻开台湾农委会以及关务署的统计数据，释迦的“弱点”一目了然：和莲雾相比，凤梨释迦并不受本地消费

者欢迎，因此依赖外销的程度更高，其出口量占总产量的比重，甚至曾于2019年突破五成，而且几乎全数

销往中国大陆；此外，从2011年至今，释迦外销的总值达2.91亿美元，是莲雾的三倍以上。

若再和凤梨相比，释迦则因为检疫、虫害问题，而无法以鲜果方式出口日本，因此出口份额几乎完全仰赖

中国大陆市场，难以像凤梨一样由日本市场出手搭救。



因为北京禁令而紧张的，当然不只是农民而已。 


九月禁令一出之后，台湾农委会随即透过“海峡两岸农产品检疫检验合作协议”平台要求北京取消禁令、展

开对话，但未获北京回复。

农委会认为，中国大陆境内原本就有大洋臀纹粉蚧，而且从去年起，台湾方面便已加强害虫管理和检疫措

施，禁止台湾释迦、莲雾并不合理。农委会亦指，各国在进口水果发现大洋臀纹粉蚧时，一般在检疫处理

后即可通关，实无暂停贸易之必要，并已于十一月向世界贸易组织申请仲裁。

在台湾，不论是民间舆论、农业专家或是政治人物，一般都认为北京今年针对台湾农产品的两次禁令，是

出于纯粹的政治动机、而不是为了农业防疫——这种看法，也让水果在台湾成了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符号。

台湾官方近期的一些动作，也能看得出这种动态，比如法国参议员十月访台时，台湾外交部便曾在晚宴上

端出凤梨、释迦和莲雾，并称这些水果就是“自由的味道”，隔空呛声北京的意味浓厚。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摄：陈焯煇/端传媒

国民党籍的台东县长饶庆铃，在议会答询时则指出，“中国大陆客诉我国产品有瑕疵，就应该努力改善品

质，不要不理人家、也不能恼羞成怒，这样太任性”，并呼吁民进党政府“拿出诚意”；农委会稍后则发布新

闻稿回应，“地方政府本应与中央积极合作”，而非“一味唱和中国大陆”，一时之间，也让释迦风波卷入了

台湾内部的政党政治。

11月17日，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则在释迦推广记者会上，直接将凤梨释迦的消费，连结上土地和共同体的情

感：“我们希望所有国内的消费者......响应所有辛苦生产凤梨释迦的农民和加工业者，当你吃了这个凤梨释

迦......绝对不只是满足了口感，可能更满足了对这块土地的热爱。”

陈吉仲甚至直言“台湾不会认输”：“我们不会直接用现金补助农民，更不会在面对问题的时候，直接要求农

民‘不要种了’——不种，我们就是输了；减产，我们也是输了。面对......这种不符合国际游戏规则的情形，

我们要做的，当然是要积极找出另外一条生路，因为我们处理的不会只有今年，而是要永续的（应对方

法）。”



2021年11月18日台东，一个释迦果园。摄：陈焯煇/端传媒

解救凤梨的对策，能解救释迦吗？ 


随著释迦产季快将到来，农委会拟定的三项因应之道，几乎就是早前凤梨对策的翻版：开拓其他外销市

场、强化台湾内销通路，以及启动多元加工；为了降低冲击，农委会也筹措10亿元台币，用于外销运费和

冷冻技术的补贴。

然而端传媒走访释迦产销加工的各个环节之后，却发现台东农民的态度，和中央政府的乐观形成了强烈的

对比。

在鹿野经营释迦包装厂的张和兴（化名）对端传媒表示，台湾释迦之所以无法销往日本，主要原因并非大

洋臀纹粉蚧，而是因为台湾是“东方果实蝇”的疫区，但日本不是——这种难缠的果蝇会戳破果皮，将卵产

在果实里，等虫卵孵化之后就会以果肉为食物。

“香蕉、凤梨、芒果都可以熏蒸除虫，处理完才上柜，但释迦皮比较软，所以不能这样做，也不能用药水处

理，会影响品质，只能用空压机处理一些表面上的害虫。”而这也是农委会打算以冷冻释迦出口日本的原

因。

此外 释迦在国际市场中相对冷门 接受度不高 虽然台湾官方近年曾试图在不同市场推广释迦 但成效



此外，释迦在国际市场中相对冷门，接受度不高；虽然台湾官方近年曾试图在不同市场推广释迦，但成效

非常有限。

举例来说，由于中东的波湾地区嗜甜、消费力又足够，台湾曾于 2018 年底，透过外交途径将释迦销往科

威特、测试市场水温，然而当地水果商后来并没有持续进货，也显露出推广释迦的难度。

台东县鹿野农会推广部主任张豪杰则指出，其实早在今年八月，农会就已经料想到北京可能会对释迦开

铡，“我们当时跟农委会提出，要从源头开始减产，但他们不接受这个方向，比较想从后端的冷链、加工、



补助运费下手——但我老实说，如果没有国家要买，补助运费有什么用？为什么不直接把钱拿来补助农

民？”

农委会今年订出的目标，是将释迦外销量维持在5000公吨，但和上一个产季近15000 公吨相比，还是有

10000公吨的缺口要填补，“何况就连那5000公吨能不能真的销掉，目前也都还不知道。”

张豪杰亦指，虽然农委会安排了电商平台接洽、鼓励企业团购，但每个电商最多一天只能消耗约100公斤

的释迦，和15000公吨的缺口相比，根本是杯水车薪；至于企业团购平台，根据农委会的统计，目前预购

量则为500多公吨。

“如果真的没办法，最后只能做成加工品，预计一公斤用30台币收购，几乎逼近农民的成本价，但也不知道

能收多少量。”

2021年11月18日台东，售卖释迦的广告牌。摄：陈焯煇/端传媒

“我们就是被大陆摆了一道” 




然而被农委会寄与厚望的“多元加工”管道，恐怕也没有想像得那么简单。 


经营“美浓冰品”的馨镁向端传媒分析，释迦其实并不适合加工，而个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释迦不能

加热。“凤梨常常可以入菜，还有人做成凤梨披萨。但为什么从来没看过释迦入料理？因为释迦煮了会变

黑。”

以美浓冰品专营的冰淇淋为例，制作冰淇淋的过程中，所有原料都必须经过加热烹煮、杀菌，唯独释迦无

法这样处理，因此他们只能研发特殊方式、加速处理过程，来维持释迦冰淇淋的卫生。

此外，释迦的果籽多、处理起来相对费工，而味道又只有单纯的甜味，不像其他水果有突出的香气，因此

最多只能整颗冷冻，或者作成果泥、充当糕点的馅料，加工品项有限。

听到农委会打算拓展释迦加工管道，馨镁坦言她并不看好。“我们当初想做释迦冰淇淋，就是因为只要一吹

南风、气温升高，释迦就很容易落果，所以才会想加工做成冰淇淋，解决落果浪费的问题。”

换言之，原本就已经非常薄弱的释迦加工产业，主要就是为了解决无法进入市场的Ｂ级果，根本无力顾及

可以进入市场的Ａ级果。



2021年11月18日台东，工作人员在释迦果园工作。摄：陈焯煇/端传媒

话锋一转，馨镁感慨道，以前冰淇淋门市前方的山上还有种高接梨、枇杷，水果种类很多样，现在整座山

都改种凤梨释迦了。

“我们台湾就这么小，为什么台东这么多人要种释迦？因为我们被大陆养坏了......去年产季，你去台九线公

路看，晚上一到八、九点，一间间集货场灯火通明，都在加班。为什么要这么拚？就是因为价钱很好

啊......去年的价钱到了高峰，结果今年突然这样。我们就是被大陆摆了一道。”

北京公布释迦禁令的时间点，也加深了农民这种“被摆一道”的感受。 


凤梨释迦的产季是十一月至隔年三月，一般会在六至七月间进行剪枝、授粉等前期工作——选在九月公布

禁令，释迦早已准备进入结果、套袋的阶段，要减产已经来不及。北京今年二月公布禁止台湾凤梨输入，

时间点也是凤梨迎来盛产的前夕，同样曾令不少农民愤愤不平。

在小睿看来，最后一批释迦出口中国大陆，明明就是今年四月的事情了，而且大洋臀纹粉蚧的问题也不是

近期才有，但北京却直到九月才以虫害为由禁止释迦输入，分明是“用这个借口占便宜”。

台湾水果产业的“零和赛局” 


然而若将时间尺度拉广来看，真正的威胁，或许还不只是这个产季来不及减产而已。
在台东拥有十二公顷

释迦园的农民方启通对端传媒表示，近几年云南、广西、海南的释迦栽培业已经渐趋成熟，台湾释迦只要

退出几年、让中国本土释迦站稳通路，之后就算禁令解除，台湾释迦恐怕也很难再回到中国市场。



台东释迦农民方启通。摄：陈焯煇/端传媒

“大陆的那种狼性很可怕，很多都是官方色彩的资金在投入，复制、扩产的规模很大，等到他们成熟，我们

过去就是‘塞牙缝’，只有他们产量不够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去填补市场缺口。”

一边说著，方启通一边拿出手机，向记者展示朋友传给他的海南番荔枝照片——“没有歪果，外皮也还算漂

亮”。

愈想愈不安的方启通，最近在农园一隅种起了菠萝蜜，也在考虑是否改种木瓜。“但木瓜要赚钱，只有一个

机会：台风天灾来，嘉义到屏东的木瓜大产区被吹坏、我们这边没事，木瓜就会供不应求，价钱就会好。”

这句话，也道尽了台湾果农的宿命：如果没有外销市场，蔬果一旦盛产，价格便很容易崩跌，而水果产业

也很容易成为“零和赛局”——想要赚一笔，往往只能靠天灾减产、也一定会有部分农民受害。“如果有大陆

市场，他们人口多，可以吸收这些震荡，价格就可以比较稳定。”方启通如此说道。

方启通自己的务农经历，几乎就是台东农业的缩影：什么赚钱，就跟著抢种什么。最初，他曾和家人一起

种荖叶，2010年前后，又开始种起了凤梨释迦。“后来吃槟榔的人口愈来愈少、又遇上台风，就干脆全部

改种凤梨释迦了。”

还是学生的时候，方启通曾在台东的兰花培育场上过班，然而等他出社会之后，兰花产业就已经不是他能

够涉足的了。“兰花的资本门槛变很高，像台南园区那种兰花企业，都是几千万在投资的......小农根本没办

法和他们竞争。”

这点，也凸显出了凤梨、释迦、莲雾等农产品的特性：它们和养殖渔业、兰花产业不同，技术资本门槛较

低、利润也没有高到能吸引财团大规模经营的程度，因而主要仍由个体农户组成；一旦被禁，就是更直接



冲击到个体农户，而不是资本较雄厚、风险耐受度较高的企业。

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方启通终究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如果今年释迦价格崩盘、政府解救措施没有奏

效，而北京又没有解除禁令的话，他打算先退租手上一半土地；至于下个产季还要不要做释迦，他则打算

撑到明年六月再做决定。

“我弟弟的儿子去年高中毕业，我也叫他去读农业公费班；最近我就在想，这样他还要继续读吗？”方启通

苦笑道。

2021年3月5日，台北市的一个水果摊上，商贩在准备凤梨 。摄：Ann Wang/Reuters/达志影像

去年被禁的台湾凤梨，后来怎么了？ 


话说回来，台湾农产品也不是第一次遇上北京禁令，产季为三至八月的凤梨，早在今年二月就曾遭北京禁

止输入。现在回看，凤梨受禁令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以重量计，台湾凤梨传统的三大外销市场（中国大陆、日本、香港），去年三至八月的出口总额为39946

公吨 到了今年同期 这个数据只剩下25175公吨 下降了近四成 其中 销往中国大陆的凤梨近乎归



公吨；到了今年同期，这个数据只剩下25175公吨，下降了近四成；其中，销往中国大陆的凤梨近乎归

零，只剩下加工过的凤梨约1028公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台湾凤梨遭禁的消息在日本、香港都引发了不少关注，销往日本的凤梨增加了近八

倍，而输往香港的销量亦为五倍有余，两地市场都曾出现过台湾凤梨的销售热潮。

台湾贸易商“水木兴业”的业务经理陈若萍告诉端传媒，今年她销往日本的订单增加了三倍，“以往一个季度

大约只有30到50柜，但今年有148柜”。

“Dr. Fruits 水果博士”货架上售卖的红肉火龙果出产自台湾。摄：林振东/端传媒

经营网购水果的香港水果商“Dr. Fruits 水果博士”，接受端传媒采访时则指出，单计三月份，公司便从台湾

进口了大约100吨凤梨。“（最初的）20吨基本上在我们公布消息后的半日之内，就已经全数售罄，大部分

都是经网路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我们没有卖给其他商家，因为连我们自己都不够货。”

水果博士之所以会进口台湾凤梨，主要还是嗅到了“北京打压台湾”话题能带来的商机。“大家做生意，都是

视乎市场的供需”，不管是不是“黄店”（支持反修例运动的店家），当时都进了不少台湾凤梨。



然而由政治议题带动的热潮，也终究都有减退的一天。到了四月，水果博士观察到台湾凤梨的销售开始减

慢；再到五月，由于台湾芒果与其他日本水果也开始上市，水果博士只进口了少量的台湾凤梨。

水果博士认为，这次凤梨事件确实是个契机，让不少港人开始认识到台湾凤梨，但也坦言台湾水果“质素是

有的，但是定价方面并不是很便宜......一般的消费者可能会觉得，不如付多一点钱购买日本生果。”

再总结来看，虽然日本、香港今年进口了不少台湾凤梨，但增加的部分，依然无法弥补中国大陆市场的损

失。若从外销“价值”（也就是卖了多少钱）来看，也有类似的现象：今年三至八月，台湾凤梨销往前三大

市场的总值，比去年同期少了约三成。

然而有趣的是，若从外销“单价”（亦即“总价值”除以“总重量”）来看，虽然今年受到北京禁令拖累，但台

湾凤梨今年在前三大外销市场的“外销单价”，反而还比去年高了一些。



“当时大家都以为价钱会跌，但因为政府有补贴运输费用给贸易商，导致本来没有做日本市场的贸易商，也

跟著跑去产地抢凤梨，产地价反而涨得非常厉害。”陈若萍如此分析。

此外，出口日本的手续麻烦，还有药检费用必须负担，而符合日本标准的农药又比较贵，“假如一个农民有

80％的凤梨符合大陆的标准，那大概只会有60％的凤梨可以符合日本的标准”，因此农民如果知道是要销

往日本，报价也会更贵。

台湾内销的凤梨批发价格，也反映了这个动态。根据台湾农粮署统计，2021年三至八月期间，台湾最大宗

的“金钻凤梨”品种，在全台果菜批发市场的总交易量比2020年同期微幅减少了5%，但平均单价却上升了

11.3%。

换言之，北京禁令公布之后，台湾凤梨的价格并未如预期那样出现“崩盘”，反而还有些微上升，可以说暂

时度过了危机。

至于释迦能不能像凤梨一样，也成功躲过这次危机，就是对台湾农业韧性的又一次考验，而随著十二月释

迦开始进入盛产，也很快就能见真章。



2021年11月18日台东，一间出售释迦的商店。摄：陈焯煇/端传媒

水果贸易政治学 


不过从贸易商的角度来看，今年凤梨外销这场仗，也为释迦提供了许多前车之鉴，如果能记取教训，或许

也能帮助释迦外销做好准备。

陈若萍指出，二月凤梨禁令刚公布时，贸易商正好在准备装第一柜的凤梨，“那时大家措手不及，加上农委

会提出了补助，有些公司就把原本要销大陆的凤梨，直接拿去卖给日本客户。”

然而销往大陆的船通常一天就能到，但销往日本的船期至少四天起跳，而今年的船运又特别乱，因此凤梨

从产地包装送到日本客户手上，经常已经过了十天以上；再加上有些凤梨贸易商从来没有销日的经验，“很

多客户收到凤梨之后就打电话来骂，品质怎么这么差！”
陈若萍又指，由于大家都知道政府在想办法消化

凤梨，有些厂商会打著政府的名义“说自己是农委会、驻日代表处”，名义上说要帮助台湾农民，实际上是

要用非常低的价格倒货，对台湾水果的形象伤害很大。

“台湾太仰赖大陆市场，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大概四年前感觉到政治风向，就决定要重新经营日

本市场、分散风险——现在看会觉得，当时真的做了很正确的决定。”

陈若萍指出，业界近期都在猜测，蜜枣、芭乐、葡萄柚、杨桃这些水果，可能就会是下一波的禁止对象。

“尤其葡萄柚和杨桃，也都是大宗出口到大陆，贸易商也都已经准备好要遇到类似的阻碍，今年也不会主动

去推。”

不过陈若萍也认为，就算没有明文禁止，北京也依然能够阻碍台湾水果进口。“像芒果，虽然大陆没有禁

止，但口岸检验有时候会变严格。比如以前到港通关只需要一天，现在他刻意刁难放个三天，水果就坏掉

了。尤其芒果是高单价的水果，一个柜子动辄几百万，大家都不敢承担这个风险。”

经营释迦出口的佳世城总经理李旭斌，也有类似的观察。 


“其实在还没有小三通之前 释迦本来都是从香港转进中国的；即使实施小三通之后 还是会有部分释迦从



其实在还没有小三通之前，释迦本来都是从香港转进中国的；即使实施小三通之后，还是会有部分释迦从

香港转口，因为离广州的江南水果批发市场（中国最大的进口水果集散地）比较近。”

然而到了上一个产季，香港海关却透过报关行通知贸易商，产品标签上不能出现“台湾”字样，而厦门海关

的检查也变得更加严格，所以从去年开始，大部分的水果便改由福建的平潭港输陆。

除了中国大陆之外，李旭斌有些释迦也会卖去印尼和新加坡市场，但数量都很少，“都是圣诞节前夕到农历

年前，而且基本上都是有华人的国家，配合的是华人节庆的档期、可以卖的期间比较短，不像大陆市场可

以一直卖到产季结束。”

针对台湾释迦是否可以透过第三地转进中国大陆，李旭斌直指，“那就是洗产地啊。” 


李旭斌也听过同行讨论，是否要先将释迦运往泰国、越南换产地证明，再转进中国市场，但这种做法，一

柜水果的成本至少要增加十万块台币以上。“和我们配合的中国卖手也会怕......正常来讲，越南、泰国出口

到中国的释迦并不多，如果今年的量突然变多，海关也会注意。”

李旭斌甚至举了香港近期替换海关关长的例子，“她一上任就说要查澳大利亚龙虾，严打走私”，近期可以

说是风声鹤唳。“总而言之，就是看释迦今年有没有这个利润了，杀头生意有人做嘛。”



2021年11月18日台东，工人在释迦包装厂工作。摄：陈焯煇/端传媒

“台东又要只剩老人了” 


台湾乡间作息单纯、休息得早，晚间刚过九点，台东卑南乡和平路上已经人车稀落。然而路旁一座铁皮工

厂里，却隐隐流泻出流行歌曲的旋律；灯火通明的厂房里，几个年轻男女正在弯腰整理刚采收下来的凤梨

释迦，准备进行清洁包装工作。

这些释迦，都是十铨合作社的潘厚德（化名）和其他农民收购的，也是他这个产季收的第一批果——但和

往年不同，这次的释迦没有要出口，还是要送去外县市的青果拍卖行。

照理来说，每年第一批释迦因为供给不多，收购价至少都能谈到每斤六、七十块，但今年只剩下25块。“政

府今年十二月才会开始补助外销运费，所以贸易商都还在等，变成我们十一月的早收果没人要......但我也

只能收，不然也是掉光光啊。”

政府说的那些补助，对潘厚德来说非常遥远；他只知道农民辛苦一整年，投入了成本、缴了房贷地租，到

收成时通常都没什么钱了。“以前我的包装厂收了果，都会先付钱给果农应急；现在释迦没有人要，你拿什

么来还我？”

潘厚德有两个小孩，都在台湾西部的城市读大学。他之前总想，凤梨释迦出路这么好，孩子毕业了万一找

不到好工作，还不如回来陪他一起照顾释迦园——毕竟在台北工作，一个月赚三、四万，房租扣一扣就没

剩多少了；回台东租个几甲地种释迦，一年平均也可以净赚一、两百万，实在比在台北好多了。

再说，政府这几年为了改善农民老年化的话题，也一直鼓励青年返乡，创业还有贷款利息优惠；孩子如果

回来，能天天看见他们，又能响应政府政策，不是一举数得吗？
但以后释迦没有利润了该怎么办？“只能

再去台北打拚啊。年轻人又要出门，台东又要只剩老人了。”潘厚德说毕跨上摩托车，又得回去巡视果园

了，他的摩托车尾灯在田间的小路上飘忽，隐约融进了夜色之中。



2021年11月18日台东，果园内一个熟透的释迦掉在地上。摄：陈焯煇/端传媒


